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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高山坳
□胡海洋

李家坳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在那个很奇怪的地方出了一
个很奇异的人，他是我这一辈子所见到的最潇洒的人。

我第一次到那个村子去找人，在村头，遇到一群洗衣妇。
我问队长家在哪里，女人中就有一人搓着手站起身来，旁人
说她就是队长的老婆。我问她：“你老公叫什么？”“野狗。”她
很自然地回答我。我顿感诧异，心想，她怎么这样称呼自己的
丈夫呢？后来才知道，这个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人人
都有绰号，并且都土得掉渣，没有一个是雅号。

找“野狗”不是我的初衷，我是想通过找“野狗”来找另外
一个人。既然遇到他老婆，我便又问道，“你告诉我也行，李通
宝住哪里呀？”她反问我：“他是谁呀？不知道哩，我们队里没
这个人哩，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又说，“就是你们村的教书
先生，李通宝老师呀！”“哦，原来是找木牯佬呀！”她如释重负
地说，“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呀！”然后用手一指，“喏，他就住在
前面那栋粉了墙的白屋里。”

我找李通宝——木牯佬，是因为县广播站要我采访他。
站长说，“徐名彦呀，这个人是很有来头的，你是正牌大学生，
一县之中就数你肚子里更有文化水了，这是上面派下来的任
务，你一定要采访好哦。”领导一说，我心里就在打小九九，并
且隐隐约约有一种预感，我生命的转折点，恐怕就要落在这
个人身上了。

见到木牯佬有点好笑。五短身材，挺胸凸肚，头上梳一块
明亮的瓦，裤脚卷两圈，蹬一双不着袜子的大皮鞋，声音油
亮，说话打雷。真是洋不洋，土不土，文不文，武不武，戴礼帽，
牵猪牯，如此而已。无须拷问，一切都不打自招。木牯最可爱
的地方就是性格爽朗，口无遮拦。见面打招呼，我递上介绍
信，说是从上而下一层层找过来的，见你实在不容易呀。木牯
打着哈哈说，“别理他们，以后直接来我家就是了，来了就是
客，就是贵人。公社书记嘛，表面是不捋锄头把子的，但又怎
样，你去打听一下，看是我巴结他还是他巴结我？县太爷嘛，
按理是不用巴结老子的，不过，萝卜丝大个官，也冇什么了不
起的，见得多。”

木牯说，除了他哥，他平生见过的最大的官儿就是那个
蒋副专员了。那次在公社开什么大会，早饭后在圩上溜达溜
达。这时，眼见一辆包包车远远摁了喇叭直驶过来，惊得圩上
鸡飞狗跳的，颇有些阵势。就有一个守在公社门口的社官说
快让开快让开，专员来了，蒋副专员来了。木牯看了心里不
顺，情知是一介州官，当下胸内雪然，昂首阔步走在大路上，
将来车直堵在大门边。司机猛地开了车门，眼睛鼓鼓地，张口
就斥他：“嘿！你是不是聋牯呀，小车来了也不让路？”

木牯哪吃这一套，还他一句：“瞎你娘的狗眼！”随即点燃
一支平时极舍不得抽的中华牌香烟，白眼向天吞云吐雾，并
以一只脚敲地，有板有眼地打拍子。司机一看他这个架势，当
时就有点蒙了，不由得仔细打量这个乡下人。只见他身穿一
套崭新笔挺的将军呢，三节头皮鞋油光锃亮，肩上还斜挂一
只当时极为名贵的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实在弄不清他是吃
几碗饭的门神。当下便矮了一截似的，和颜悦色地说，“师傅，
请让一让，请让一让，地区的蒋楠副专员视察来了。”木牯将
烟一扔，睥睨道：“都到门口了，还摆什么架子，有脚不会走
路？红旗牌大轿车我都坐过，小小副专员有嘛了不得！”司机
悚然，忙躬了腰撒开一脸笑网，“请问师傅，你，你是……”木
牯赫然道：“某某大军区司令员便是我家老大。我家老大爬雪
山过草地的时候，嘿嘿，怕你们专员还在穿开裆裤哩。”

就在这时，蒋副专员早已稳稳重重地下了车，亲亲热热
地走到木牯身边，握着他的手说，哎呀哎呀，误会误会，是老
李吧，李大将军，李大司令员的亲兄弟吧？我早听说过你了，
走，到公社里面谈去。谈来谈去谈出名堂来了，中午可想而知
是不用吃缽子饭了。木牯不知道客气，猜拳行令，大快朵颐，
直吃得将军呢上星星点点沾满了酒水油渍。专员说莫喝醉了
莫喝醉了，木牯乐哈哈地说：“冇醉冇醉，喝醉了是不能跳的，
不信我跳几下给你看。”说着，便猴牯似的一二三四蹦跳起
来。有此两事一传，从此名声大噪：从来百姓都怕官，惟有木
牯是好汉。人人都冲他竖大拇指。

木牯家老大果不其然是个大官。当初他大哥骑一匹高头
大马回来过一次，随身还带了一个班的全副武装的警卫员，
惊动邻里一方。以后隔年回来一次，只是不再骑马而改乘小
包车了，而且包包车的规格档次都水涨船高。近些年则少有
回来了。想当年还让木牯去过两次。问他风光不风光，木牯说
不自在不自在蛮不自在，屁股头总是有尾巴跟着，连上厕所
也甩不脱，好像是捉贼牯似的。第二次嘛，就是当初在公社门
口撞见的那个蒋楠副专员硬拖着去了一回，打死也不会再去
了。话虽这样说，幸好带回一身崭新的将军呢大衣和全公社

惟一一部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不但可以炫耀一番，也等于
有了一道护身符，当官的见了他都得敬他三分，没人敢低看
他。问他哥给不给他钱使，木牯反问我，“徐大记者，徐大秀才
呀，你这个人真是好笑，你是怎么读书的，自古当官发财，这
个你都不懂吗？我家老大好不容易当了这么大的官。古人都
知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点本心都没有的话，他就不是爹
娘养的了。修祖坟要钱吧，修祠堂要钱吧，修族谱要钱吧，生
活补助费也是少不了的吧？唉，只是不准老子建房造屋，说是
怕老子作威作福，走资本主义道路。没办法，有福不享是傻
瓜，不摆架子痒痒得难受，只好在泥墙上涂脂抹粉喽，粉上一
层白石灰也像样点嘛。”我当然知道，即便是这样，木牯的屋
也是鹤立鸡群，是全村惟一一栋石灰屋，少不了被老大又教
训了一顿。木牯说，“狗娘养的，他忘记他当初是怎样调戏表
妹被老爹赶出门的，当初他要不被老爹赶出门，哪来的今天，
这是祖上积德让他当官的哩！娘老子的，当官的就是喜欢教
训人的，何况他是什么大将军。教训就教训吧，左耳朵进，右
耳朵出，他还能拆了老子的屋不成？”

老大这般行时，木牯却从不问津仕途。书记有意巴结他
到公社管伙食，主管几十张嘴的“出纳关”，而且户口改吃皇
粮，木牯却推说自己算盘珠子晒干了，不会算账，赊了本，算
谁的？最后他自己搬楼梯下台，说，“唉，冇办法，既然你们要
巴结我，不领情也说不过去，那就由老子来挑吧。”结果便挑
了赤脚老师，也就是民办教师，连小小的校长也不肯当。木牯
说，做“手艺”的人懒得费那么多的脑神，会折阳寿的。当赤脚
老师，孔子门徒，启蒙发聩，积善积德，桃李满天下，手艺中的
大手艺，不怕风吹雨打日头晒，成天和白尾崽子（小孩子）一
起嬉闹，日子神仙般的快快活活。这辈子，还能怎样？

就这样，我就依着他，顺着他，哄着他，一路到了学校。村
小就设在大队部旁边，初小、高小各一个班，老师兼校长一共
两个。木牯当先生当然校风大盛。校长，管一切他不想管的杂

务。按他的话说，一切当官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上课了，听他点名，真是天下奇观。比如村长叫野狗，他

家族的后代自然就得是一群小狗——春狗、伏狗、秋狗、冬
狗。他自己叫木牯，那他家族就是一群——牛牯、蛮牯、聋牯、
石头牯。其他家族还有马面、烂面、长颈、短颈、大头、扁头、拿
疤头，甚至还有番薯、芋头、番蒲、柴兜子，名名堂堂，不一而
足；每叫一个，就有个孩子欢天喜地地蹦起来响应，让你目瞪
口呆半天转不过神来。

既然上面有大记者来采访，免不了就要上一堂忆苦思甜
课。最权威、最有资格的讲师自然也是木牯先生。木牯一脸崇
高，执着教鞭指着地图乱戳一气，明眼人一望即知，按他的路
线，就非得累及红军阿哥多走二万五千多里路程不可。尚不
过瘾，又煞有介事地掏出一把草根出来，表演红军的咀嚼功
能，还竟然不苦涩。

木牯的体育课亦生动活泼，带了学生去投弹、拔河、抢皮
球，乱叫乱嚷。音乐课也算高哉，木牯竟能拉一手二胡，当地
叫“扯勾筒”。会拉样板戏文里好人和坏人唱的歌，其实与杀
鸡杀鸭相去无几，学生们离弦走调地跟随着唱。

其中一位叫“猪婆”的女学生，就是日后学着他将“日出
嵩山坳”唱成“日出高山坳”的得意门生。这个人后来竟然摇
身一变，由“猪婆”变成了我家的保姆，这自然又是后话了。

味道最长的就是上语文课了，凡是普通话必然直译成乡
音土语，扯开油亮的嗓子带了学生们大声念。比如躲壮丁课
文中的那句“犬吠三声心发慌”自然译成“狗排三声心发慌”。
虽然我有点不相信我的耳朵，但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犬，就
是狗，吠，土话就是“排”，犬吠就是狗排，两者合一，普通话和
土话都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木牯真的是聪明绝顶。

最绝最绝的就是上拼音字母课了，可谓空前绝后，中国
第一。其实不教也罢，木牯自己学来也不过三天零一早晨，越
教学生越糊涂。门人中的捡狗、捡仔、老拐，以及王观音生和
李过路客偏又笨得可以，挨打挨骂的机会特别多，连父母也
百无遗漏地要牵扯进去。骂人家的父母有生育冇教养，生出
一群猪八戒！比如鸭子的鸭，明明拼出来是ya，却偏偏要念成

“ya——阿，ya——阿”，因为“鸭”这个字的读音，当地土话自
古以来都念“阿”，鸭子不就是“阿子”吗？嘁！所以别怪木牯，

“鸭”就权当是“阿”吧，这勉强挨得上边。又比如笔画较多语
音古怪的“抛”字，这就比较麻烦。教了一百遍仍学不会，气得
木牯大骂。木牯自己也奇怪——“抛”这个鸟字，当地祖宗八
代明明念“飞”嘛，抛就是扔掉嘛，扔掉不就是“飞”掉嘛！这么
简单的事，拼音字母却为何念成“pao”呢？木牯生怕误人子
弟，自然咬牙切齿坚定不移地仍念成“飞”字。拼音字母是国
家规定的，不能不承认，拼音是拼出来了，心里还是虚的，只
得又将两种读音合二为一地念成“pao、pao——飞、pao、
pao——飞”，全体农人子弟亦童声齐唱“pao、pao——飞、pao、
pao——飞……”

还同他一起去家访。木牯领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指着对
面光秃秃的山麓说，那是李家坳最高最高的山巅，那山巅上
住着一家半长征的寡妇婆……半长征，什么叫半长征呀，木
牯先生？唉，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哟。全长征是英雄，她老公是
半长征，被划定为逃兵、叛徒，“文革”时七斗八斗被批斗死
了，一双儿女都被叔伯兄弟强行领走了，就剩她一个人孤孤
零零地在那里守冷庙，总之是很可怜，很可怜。唉，徐老师，太
远了，今天就不领你去了好吗？这里似有隐情，木牯眼内有泪
花，不好再追问下去了，只得绕着弯子岔开话题：“木牯先生，
你们这里好多好多的山为什么都是些和尚山，光秃秃的呢？”
木牯叹气，“唉，你的眼睛真是尖，告诉你也不要紧，闹红的时
候白狗子不是围剿红军嘛，怎么围剿？红军游击队都在山上，
只有放火烧山喽。但是，剿来剿去还是剿不尽，山上，也还是
绿的。唉，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就不同了，山上所有能砍能
伐的都砍伐尽了，所有的山都剃了光头，树没了，连草都没有
了，水土保不住，山就成了癞痢头了。对了，这事还不能乱说
哩，乱说会倒大霉的，除了我，谁还敢放个屁呀？”

只好跟着他就近去了几家。家访对我来说还是蛮实惠
的，酒酿蛋是有得吃的，满碗也吃过几回。李家坳这么穷的地
方，不是贵客，哪有这般待遇？吃，是学生家长的心意，而等你
吃到肚子里去了，学生家长，当然是做母亲的，这时就泪眼婆
娑地哀叹缴不起学杂费买不起铅笔橡皮文具盒之苦了。木牯
最怕女人的眼泪了，就豪气陡起，连连拍着胸脯道：“莫要紧
莫要紧，我来缴我来买，花唔掉几个铜钱……”木牯如此行侠
仗义，可想而知学校升学率年年全社第一。谁要是打横撑不
买账，木牯非骂他个狗血淋头不可。

好，我终于找到了堂奥。要不怎么说，文章本天成，妙手

偶得之呢？亏我徐名彦挥斤运斧笔走龙蛇，我的狗屁文章竟
斩获全国新闻类金奖，并由我改编拍成了电视报告片而风靡
全省。木牯因此贤名远播，家里各式奖状糊了一圈墙。木牯没
事时总是笑眯眯地观瞻这些精神鼓励，甚至不停地轻轻抚
摸，好像抚摸婴儿娇嫩的屁股。文教局长不得不下马观花，到
村里开了几次现场会，听木牯上课和介绍先进。不用说，一个
个都是丈二和尚面面相觑，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最后呢，文
教局长激动地站了起来，大伙便装模作样地学着他鼓掌鼓掌
拼命地鼓掌。

岁驶月流，才几年时间，我当初的预感也兑现了，好梦逐
渐成真，像三级跳远，从县里跳到市里，从市里又跳到地委秘
书处，最后，由地委改市委的时候，嘿嘿，不好意思，自古才子
配佳人嘛，我竟成了市委书记蒋楠同志的乘龙快婿。

结婚登记完便兴冲冲地给我的贵人木牯去送请帖。他仍
是漫天打哈哈，油嗓子亦保养得尚好。只是将军哥哥离休了，
牌子没那么响了。木牯本人也老掉了牙，脸颜颇像风干橘子
皮。听说他老婆也离他而去，我心里有点发酸。木牯也不穿军
干服了，时下不作兴了。据说那件挺伸抖的将军呢也糟蹋了，
原因是改了行，弄得太过脏，洗涤又不得法，置入沸水内一
煮，可能煮的时间太长，呢料竟成了一张渔网。

木牯落了威，我想日子肯定不那么惬意了。岂料在他家
转了一圈吓一大跳，青砖到栋的大瓦房竟盖起来了，里面彩
电呀沙发呀书柜呀一应俱全。房前屋后的桃李橘子也挺有情
趣丁丁吊吊挂满枝头，年年爬起卖好价钱。木牯身兼代销店、
辗米厂、炮炮果三项大手艺，累得打屁冇工夫。买了一部崭崭
新的手扶拖拉机，可耕田调货，拖斗上装一台辗米机嘟嘟突
突到处放屁，赚点方便钱（鳏寡老人除外）。最新奇的是可带
动新式米炮机，将白米和食用色扔进去，便有红红绿绿鹅屎
般的炮炮果屙出来，也叫“鹅屎果”，承包了一大群小兔崽子
的零花钱……

小学堂也新盖了校舍，比以前兴盛多了。人们照旧尊他
为“先生”，背后仍冠于“木牯”二字。先生本人亦很有感触，跟
我说话有点走调，说他舍不得这学堂，只可惜自己冇几多文
化水。又说待儿子中师毕业莫让他做官老爷，村里找个标致
妹崽子捆住其手足，当一辈子教书先生比什么都好。我心里
知道儿媳妇已然是三只手指捡田螺——稳妥妥了。

分手时，他包给我一个大红包，说，“徐老师，对唔住，我
还在为我婆娘守七，只好礼到人不到了，蒋书记嘛，也就不想
见了，见了浑身不舒服，不知道说什么好，莫怪呀莫怪呀。”走
了好远好远还看见木牯站在学堂边，至今说不清当时什么滋
味……

好不容易结了婚，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虽是金之喜，却
没有人能在家照顾。蒋楠同志说，“咳，那就找个保姆吧。”我
一下就想到了民风淳朴的李家坳，就说，我跟木牯先生联系
一下吧。

就这样，木牯当年的得意门生——“猪婆”，就鬼使神差
地当了我们家的保姆。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张口就说，“猪
婆”。话音刚落，全家笑个不停。岳母说，“红英老妹呀，以后叫
你做事，总不能叫你猪婆吧，你总得有个正式的名字吧？”她
就红着脸，捏着衣襟说，“我，我叫李红英，从小到大都叫我猪
婆，反正，反正，随你们的便吧。”全家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猪
婆。

猪婆带孩子很有耐心，并且性格开朗，喜欢哼歌，哼着哼
着就唱出了声音——“日出高山坳噢噢，晨钟惊飞鸟噢噢，林
间小溪水潺潺安安，坡上青青恩恩草，野果香昂昂山花俏噢
噢……”

“李红英，这是我的保留歌曲，你怎么乱唱呀？明明是日
出嵩山坳，你怎么唱成了高山坳了呢？”身为歌舞团的台柱
子，妻子实在憋不住了，笑着给她纠正。猪婆瞪大了眼，十二
万分认真地说，冇错呀，木牯佬当年就是这样教我们唱的呀？
妻子大惊失色道，“我的天，按你这样说，嵩山少林寺也成了
高山少林寺喽，哎哟，千年古寺这不毁于一旦了吗？”

“这，这……”李红英呐呐地说，“木牯老师教的总不会错
吧？”

不错，木牯老师最爱“日出高山坳”这首民歌了，这不，他
又亦步亦趋地向那个地方攀登而去吗？那是李家坳最高最高
的山哩，木牯没有瞎编，那个地方不正是一处美妙旖旎的高
山坳吗？听说，木牯正三番五次忙着要接他的心上人下山哩，
但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听说，木牯老师曾经执教的那个李家坳小学，就要改成
将军小学了哩。

插图：孟浩强

我的高中，就要开始了。
军训过去，高中的生活开始两周了，我却感觉像过

了半年一样。前天很焦躁，一考试惊现无限学霸；后天
又抒怀，发现自己在英语阅读方面的优势永垂不朽。

今天家里兴起了“鬼鬼祟祟”这个词。先是我在
电脑跟前抄“词类活用”，老妈趴在床上看书突然就
抬头来了一句，你爸爸真不会享受，好不容易休息了
还整天出去跑。老爸归来之后，她就凶猛地直视着他
问，你鬼鬼祟祟做啥去了？在家待着多好呢！其实刚
刚是我叫老爸出去给我找物理辅导书，去离家步行大
约半小时的一个书店。

老爸回答说让老妈在他身上按个监视器就可以
了。我说小心买个质量好的，别冬天被体温和棉袄烘
热之后爆炸了。

晚饭过后，老爸看老妈在发短信，又兴冲冲地把
这个词用上，问她在鬼鬼祟祟地发什么短信。一加上
这个词，好多事都更有趣了。

不断发短信给夏河。之前和她说好高中要互相用
古老的书信进行联络，由她开头；但她上周就说发来
了，可实际上直到现在都没发。我不禁有些怨她：前
几日买蛋糕时顺路去了趟邮局，买了 10 张邮票 10 个
信封。回来发现邮局的信封比文具店的贵且不好看，
不过这是后话。因为对这种古老的方式很感兴趣，我
8月份就写了一封，后来发现所用稿纸质量太差就扔
掉不要了。9月又断断续续地写在作业纸上——给夏
河用的是白纸，给米树用的是米黄色纸——其实对我
个人而言，比较偏爱光泽较暗的纸页，看起来素实而
安心。

之前在QQ上对米树提起过写信的事情，他很快
乐地答应着，还像个好奇宝宝似的问怎么寄信。我跟
他说你给夏河就好。我把给他们两人的信装在一个信
封里，毕竟他们在同一个校区很方便。上周夏河给我
打电话还说起米树常向她来讨我的信呢，我不禁对他
有些歉意。之前和夏河约好的她先写，所以因为一直
在等她的信，我就没能给他发，而他还对这些全然不

知呢。顿时觉得自己好像失约了一样。其实之所以提
起写信这回事，还是向往米树那手漂亮的楷书——确
切地说不论什么字体他都写得很好看。再说他文采也
挺好，还常常由于虚荣而诗兴大发写一篇挺美的文字
摆在那里。能和初中同学保持联系，是一件让人温暖
的事。

不过两个人的信装在一起多少还是有些不称意
的。比如，两者信件的字数不能差太多，尤其给夏河
的信必须写得多一些；有一些事情一些话也不能多
说，如果两人信里重复提起一件事情，夏河看了可能
会觉得我生活无趣，或是在那边暧昧地笑也有可能。
我倒是想对米树开一些不伤大雅的玩笑。而对夏河，
她的性格有时会认真，把玩笑话当真就不太好了。

生活中能让我兴奋得心跃动一会儿的事情太少
了。今天又给夏河写了几句，搁下笔就学不下别的什
么了，静下来会发现心跳得比往常要快，神经兴奋地
四处探望。这几天我在家常常提起我现任的物理和英
语老师，感叹我对他们的倾慕之情，以至于老爸很冷
静地对我说，你若是对老师太热情，这热情也会非常
容易就冷淡下去。其实不论什么事情我从初中开始就
已经放弃了满怀憧憬，因而性格也渐渐冷了下来。老
爸说冷漠是不好的，平淡即可。但若旁人对你说了一
件让所有人都会兴奋雀跃的事情后，你却只是“哦，
是吗”地回答一声然后微微笑着——这难道不是冷漠
吗？心灵是缺少震颤的，只是在海上默默地随风漂
着。但若一旦因期待而飞了起来，飞得越高，摔得也
越惨。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很久以来我都不再期
待什么了。所谓“逃避受伤”。某天我看了部动漫，
里面的一个女孩子想到因为害怕自己受伤而不停地让
别人受伤之时，感到十分难过，于是就鼓起勇气做了
件勇敢的事情。其实日本动漫往往是会揭露一些很贴
近生活贴近心灵的现实的。但我仍旧没有做好迎接受
伤的准备，理由是我的未来未定，我还需要平静下来
为之奋斗。我有些担心自己会不会回到曾经初二时的
心理状态，麻木，笑容没有温度，文字没有色彩，发

短信用最短的语言，摒弃了听歌的习惯。
我想我必须要多读书，《青春万岁》 很有可能激

起了我的部分热情，才让我忽然有了“写”的欲
望——这是自从初三下学期开始就没有了的感觉。初
中语文老师曾经说我的文字给人的感觉是：像在海
底，但偶尔却会有一线光闪过，像灵感一样让人惊
奇。但是现在我不想海了，我想的是溪流，那把自己
的心与思想剖开给文字阅读的清澈和真诚。它会被石
头阻隔然后再从边缘上绕过，这时它是纤细而敏感
的；它会被鱼惊醒冒出几个泡泡几个水花然后持续地
走它的路，这时它是惊讶好奇而欢快的；它会被水草
纠缠然后猛地挣开它们的束缚，哼着歌向前流去，反
而带得水草随着自己的方向而行——这时它是坚定而
执著的。

昨晚夏河给我打来电话，说她们东校的作业布置
了一整个黑板，“啊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她这么说着，我在电话这头忍不住大笑说我们的作业
只有3行。但随即我的心又沉下去了，因为想到就这
3行的作业我一直写到周六下午才做完。她们班除了
班主任之外都是年轻老师，还有说地方话的。她向我
忧虑地提及：“自理能力是个大问题。那被子怎么叠
啊！多亏我们宿舍里有一个会叠的。而且我洗衣服的
时候懒得摘手表，就用单手搓啊搓，涮到第四遍水的
时候旁边一个女生还诧异地问我怎么涮这么多遍。”
她还带着一股讽刺味儿地对我说，男女生宿舍是面对
面的。我连忙告诫她晚上一定记得关窗，她在那边捧腹
大笑。“隔壁宿舍的女生在床上逮到了两只臭大姐。如
果开着窗，就会有某种东西飞进来。”一番话说得我毛
骨悚然，也提起前几日从校园走时突然发现肩膀上爬
着一只如拇指般大的虫子，正在它欲把脏兮兮的脚染
指我的脖子时，旁边的偲偲勇猛地用水杯把它抡了下
去。夏河笑得毫无矜持，“女汉子啊！”她大叫道，说她在
一开学自我介绍时被拖下水了。当时她从台上介绍完
下来，下一位上去的介绍完自己后说：“我和上一个同
学都属于女汉子类型的。”众人哗然。我笑得一抽一
抽，直用拳捶着墙。当时已经晚上9点30分，奶奶已
歇息了，我就被老爸毫不留情地请到阳台上去对着寂
寞的夜风疯狂大笑去了。昨晚刚笑完，今早就发现一
只大黄猫蜷成一个球趴在前面院子看门人住的平房屋
顶上睡觉。小时候我怕雷，遇上下暴雨的晚上就哀叫
老妈过来陪我睡，叫得窗外野猫都嗷嗷唱。现在大了
变成大笑，没想到也把大肥猫吸引了来。

我的16岁花季，仿佛就在这只大肥猫的映照下开
花了。

云翳之上，必有阳光
□逄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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